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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级校友、武汉大学

法学院教授、博导林亚刚

陕西澄城人，1961年出生。1983
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现
为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律
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组组长，民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
中国行政法学会常务理事等。长期
以来，从事行政法的教学和研究，对
行政法基础理论和行政法治实践有
深入研究。近年来出版的个人专
著 6部、编著或主编规划教材4部。
1998 年被评为湖北省跨世纪学术带
头人，1999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 2003 年被评为上
海市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1979 级校友、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博导关保英
湖北孝感人，1952年出生。现任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

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等。1979 年考入西北政法学

院法律系，1983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

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助教、讲

师、副教授；曾任多年教学组长、教研

室副主任等教职。1995 年考入武汉

大学法学院，师从马克昌教授攻读博

士学位。1998 年毕业获法学搏士学

位，毕业后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

系刑法教研室工作至今。专业领域：

刑法。研究领域：中国刑法学，外国刑

法学，犯罪学。

在西北政法大学学生中间，有个名号
颇为响亮的QQ群——“牛肉拉面”。这个
QQ 群与校长贾宇息息相关，可他本人并
不知晓。

贾宇时常到学校食堂三楼学生餐厅吃
午饭，每次必点牛肉拉面。碰上蹭饭的学
生们，他就请大伙一起吃。

时间长了，全校学生都知道他这个习
惯。于是，一群校长的“粉丝们”把那家拉
面摊子命名为“校长牌”牛肉拉面，还专门
为校长组建了一个“牛肉拉面群”。

“校长喜欢吃牛肉拉面，而同学们又喜
欢校长，所以群当然叫‘牛肉拉面群’啦。”
刑事法学院的大二学生赵倩倩说，她同时
是校报“学通社”的记者。

她告诉记者，一群铁杆粉丝在网络上
分享着关于校长的点点滴滴，从求学、从
教、研究、改革等，无所不包。

梦想当小学老师

2013年12月21日，由“粉丝”领路，民
主与法制社记者见到了贾宇。

“校长是怎么炼成的？”记者问。
“我就是山沟沟里的农民家庭出身，

‘知识改变命运’这个答案对我来说最合适
了。”贾宇说。

贾宇出生在青海省贵德县，那里山清
水秀，自然环境优美，素有“小江南”之称。
当地人称，“贵德的黄河水可以直接捧起来
喝”。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贾宇，和人们印
象中的西北汉子并不相同，一米七几的身
材，清秀的面貌，看起来更像是个“江南才
子”

“一放假不是打草、捡粪，就是放牛，童
年过得单纯而快乐。”描述幼时的经历，贾
宇语调轻缓愉快，富有韵律感，尽管他说自
己是个急性子。

贾宇的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贾宇5
岁时就被领到学校上课。第一年，不管什
么功课都只在作业本上画圈圈，而每次父
亲也都在本子上批一个阅，“父亲也不强求
我，等于在学校上了1年幼儿园。”

“那个时候最纠结的事情是叫爸爸还
是叫老师？印象里一直没搞清楚这件事
情。”贾宇说。

贾宇称初中之前，自己是自然的孩童
状态，不知道何为梦想。他留下的是“作业
少，天天漫山遍野地玩”的记忆。

等到开始思考“梦想”这个名词的时
候，他已经初中毕业了。

“那个时候有个梦想，就是要想办法到
小学当老师去。”贾宇说。

这个梦想一经发芽，便迅速成长。但
是在追梦的过程中，贾宇却几经磨砺。

高考数学9分

“开什么玩笑，化学考 69 分能上重点
班？”高一结束，因为文科很优秀，贾宇被推
荐去重点班学习，却被身为化学老师的班
主任当面拒绝。

贾宇深受刺激，他花费整整一个学期
钻研化学，随后顺理成章地进了重点班。

“但是数学、物理依然‘瘸腿’，学不进
去。”贾宇回忆，当数学老师转身往黑板上
写题的时候，他会夹着乒乓球拍偷偷溜掉。

事后，数学老师特意劝他说：“你的文
科很好，是个苗子，但你知道不知道‘见零
不取’啊？”当时国家高考规定，数学要是得
零分，哪怕其他成绩再高也将与大学无缘。

贾宇开始担心自己的梦想能否实现。
一学期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学校决定成立
一个文科班。

“我坚决要去文科班，可是班主任很生
气，把全班集合起来，当着大家的面，把我
逐出了重点班。”贾宇说，“当时很受伤，长
大了还是挺理解他的，一个可爱老头儿，就
是为学生好。”

高考的时候，贾宇涉险过关。
一道“勾股定理”的数学题目成就了贾

宇的大学。“我记得很清楚，有一道题证明
‘勾股定理’，一看到这道题心里很高兴，勾
股定理在高二第一学期数学课本的第二页
……不会是零分了！”时至今日，贾宇还能
清楚地体会到34年前的“惊喜”。

出了考场，老师问他：“出来了？一道
都不会吧？”

“会一道……”
“能得几分啊？”
“9分！”

两位学术引路人

1979年，贾宇顺利考入西北政法学院
（2006年，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
学）。

“命运这条道路不是早早规划好的，要
一步一步走着看。”贾宇说。

他认为，在求学的过程中，有两位恩师
是自己法学研究的引路人：“一位是我的硕
士导师，周柏森先生；第二位是博士导师，
马克昌先生。”

周柏森老师对学问开放的态度，至今
让贾宇难以忘却。28 年前，贾宇写的名
为《论流氓犯罪集团》的硕士毕业论文，
为完成这一论文，他泡图书馆，跑公检
法，访学者，苦苦研究当时全国“严打”出
来的数以万计流氓犯罪集团的成因和对
策，“但有的教授认为，我写的东西不是
刑法学的内容。”

周柏森给了贾宇坚定的支持，“学问是
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才存在的，学问是解
决问题的工具，不要为了学问而学问，只要
有助于说明和解决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

和学科知识都可以。”
贾宇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随后他

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想，做了一名老师。只
不过不是当年想象的小学老师，而是在西
北政法学院留校任教。

29 岁时，贾宇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同年，贾宇遇到了自己的另一位领路人。

1992年，贾宇考取武汉大学法学院刑
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马克昌教授。
马克昌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他
与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铭暄，被称为法学界
的“北高南马”。

在马克昌教授的指导下，贾宇的学术
研究水平得到更为显著的提高。

在题为《论犯罪故意》的博士学位论文
中，他创新提出希望故意、容忍故意、放任
故意和行为故意、结果故意等新分类法，首
创容忍故意的概念，在犯罪故意研究领域
取得突破性成果。

“马克昌老师的学术品格，给我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贾宇说。

2011年6月22日，马克昌在武汉去世，
享年85岁。贾宇回忆说：“先生仙逝前一个
月自己曾去探望，没想到在医院病房里，先
生仍在伏案写书，医院的茶几上放着一摞
一摞的研究资料，一见面便跟自己说起书
的进度如何。”

对此，贾宇充满敬意。“生命不息，求学
不止。老先生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对
学问的追求，对学生视如儿女的关心，对我
来说既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表率。”

在两位恩师的传授下，贾宇醉心于刑
法学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

20年前，贾宇关于我国应大力限制、减
少以致最终废除死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已成为我国刑法学界越来越广泛的共识，
也符合国家立法和司法的发展趋向。

此后，贾宇先后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及教育部、司法部、陕西省规
划等项目共16项。著有《国际刑法学》《罪
与刑的思辨》《死刑研究》等学术著作，在

《国际刑法评论》（英、法、西班牙三种文字
出版）《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国际国内
知名法学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100余篇。

2010年，贾宇被确定为“中共中央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建设教材
——《刑法学》”的首席专家。

校长给本科生当导师

2006年，贾宇成为西北政法大学的校长。
两年后，他推出的一项改革——学校

与实务部门实行互聘，走在了全国法学教

育的前列。
“就是为了解决教师‘不接地气’的问

题。”提起改革的出发点，贾宇这样说，老师
们学历越来越高，理论上优势充分发挥时，
实务短板也越发突出。“作为法学教育，你
不了解实务，是教不好学生的。我们找到
的办法是：要教好学生，让学生理论联系实
际，先让老师懂得实际。”

从2008年开始，西北政法大学与西安
市雁塔区检察院、雁塔区法院等实务部门
签订协议，实行让青年老师下基层1年的制
度，让40岁以下的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法
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同时聘请实务部门
的一线专家到学校为学生授课。

改革收到了诸多好评。2013年10月，
由中央政法委主办，教育部、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30
多所著名法学院校参加的法律人才互聘

“双千计划”现场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
贾宇汇报了西北政法大学改革的经

验。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姜伟评价：
“西北政法大学将法学教育向司法实践延
伸的工作起步早、效果好、经验丰富，值得
借鉴。”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
冀平称：“学习和推广西北政法大学在法律
人才互聘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很有意义。”

忙完改革，作为中国法学会的常务理
事贾宇，2011年至今，还参加了中国法学会
组织的“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活动”。

其题为《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的
报告曾在人民大会堂为中央国家机关领导
干部演讲，还曾在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
的主持下，向山东全省20余万干部视频直
播演讲。

不同场合，贾宇有着不同的身份。但
是他说：“老师、校长、学者这些角色中，我
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是老师。”

贾宇在西北政法大学推行本科生导师
制，他本人也为本科生担任导师。

“我基本上每学年都会和一位青年教
师，共同带一门《刑法学》课程，以此来维护
跟本科生的接触渠道。我能随时为同学们
解疑答惑。”贾宇说，“当有外来学者来学校
讲座，看到学生的提问既敏锐又有高度时，
我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即便如此，贾宇还依然提醒自己：“现
在当校长，给学生上课的时间少了，面对的
学生很多，能叫出姓名的学生很少，为此经
常感到惭愧。”

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希望回到1985年时
的状态。“读研究生三年级，我就开始代课，
那时我知道班上每个学生的情况，课堂上
与学生有很多的互动，节假日很多学生经
常来家里吃饭。当时虽然物质贫乏，但是
精神非常充裕。”

采访接近尾声时，有几个学生敲门走
进了办公室。贾宇笑着让他们稍等，“到饭
点儿了，今天请你们吃饭，咱边吃边聊，就
吃牛肉面。”

贾宇：我最看重的身份是老师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李晓健


